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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研究：曹禺戏剧艺术美新探

以诗性的神秘主义情怀提高戏剧美感

———曹禺剧作的诗性研究

颜 鹂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

［摘 要］体现着“最高意义上的诗”的曹禺戏剧，在现实生活和哲学思考之间通过诗性的艺术手段获得

了持久的生命力。创作主体的诗性情怀赋予曹禺剧作迷人的感性色彩，源于原神隐喻的创作背景开拓了曹

禺悲剧的表现空间，感性的神秘主义创作手法丰富了戏剧的表现内涵，而立足于打破禁制的命运反思在现

实生活和理想生活之间用诗诠释着精神自由的概念。这些是曹禺超越绝大部分剧作家的特有能力，也是曹

禺剧作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审视依然能够反映当下的生活并被广大欣赏者所接受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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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杰出的戏剧大师曹禺，是迄今无人比肩的戏剧诗人。他的戏剧历经世纪风雨仍具有

生命力，究其原因，在于他的社会问题剧已达到了现实主义的诗化形态。黑格尔说，诗在一切艺术

里都流淌着，作为“最高意义上的诗”，曹禺的戏剧跳跃在现实和哲学之间，将世俗与伦理以矛盾的

关系再现、演绎，在现实主义与诗化境界之间构筑起了自由承转的桥梁，因而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

曹禺作品中，大量对社会问题的批判集中到一点上，即人的“自由意志”和社会伦理激烈冲突的矛

盾，以及该矛盾的不可调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批判社会现实问题的作品中，曹禺的这类

家庭伦理剧特别醒目。除了剧作家有着高超的艺术技巧，将情节的发展跌宕控制得恰到好处之外，

作为一名杰出的“戏剧诗人”，曹禺尤其擅长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诗性的神秘主义情怀寓哲思于创作，

从而提升了作品的整体美感。

（一）借助于原神的隐喻，将神秘的悲剧之美化迹于贯穿始终的戏剧冲突，同时对于这种威力的

揭示又升华了戏剧作为最高意义上的诗的表现力。

西方文化对曹禺有明显的影响，这在他年轻时就显现出来。曹禺曾谈论过自己在写戏之前读

剧比较多，中学时代“我喜欢艾斯吉勒斯（=537&@253）那雄伟、浑厚的感情；从尤立辟蹄斯（A./B(B653），
我企图学习他那观察现实的本领以及他的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我很喜欢他的《美狄亚》”［%］（(+%C）。

这些源于神话或与神话传统有着深刻渊源的戏剧艺术在曹禺的创作中留有深深的烙印。“对于诗

人而言，古代的神话传统变成了一种‘好———像’，在伟大的悲剧中，这种‘好———像’的模棱两可性

能够把处于虔诚和绝望之间的生存具有悲剧色彩的两重性表现出来。”［!］（(+C）这在曹禺的三大悲剧

中有着比较直接的体现。类似于希腊神话神学的表现，在想象中，那些不可琢磨和把握、并且超自

然的力量，即是神。在曹禺前期的悲剧代表作中，总有一种大力量隐藏在戏剧矛盾的核心背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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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空间上又是无处不在的，它控制着喜怒哀乐，甚至操纵着人的命运。这

和希腊神话神学认为“命运就是神的意志的一致体现⋯⋯在天地自然中，一切都出自神的意

志”［!］（""#$% & $’）是一致的。而这种神学的观念在悲剧作品中的表现也并不是偶然或者特殊的：“甚至

在我们这个科学和理性主义的时代里，许多伟大的悲剧杰作中仍然可以感到超自然成分的影响。

它不再以具有肉身的神、鬼、女巫等古老粗糙的形式向我们显现，而是呈现出更巧妙、更难以捉摸的

形状，像尼柯尔教授所说的那样，是‘半隐半现、漂浮不定的思想和感情的游丝’。”［%］（"#!()）在曹禺的

剧作中，这种“半隐半现、漂浮不定的思想和感情的游丝”，就是无处不体现着原神之隐喻的诗性的

神秘主义情怀。而对于语言而论的这些原神的隐喻，是“为存在的相关性或隐秘关系命名的语言，

与深化的倾向是一致的，他们都表现了人神同行的、人与自然互体的存在”［’］（"#**+）。

这些“人神同行、人与自然的互体存在”，在曹禺戏剧中可以称之为“原神的隐喻”，尤其体现在

曹禺的三大悲剧《雷雨》、《日出》、《原野》中。虽然曹禺在个人的论著中没有明确地说明作家在创作

中是有意识地使用这种隐喻的诗性表现手法的（他只在《自己费力找到真理》等谈论创作的访谈里

不断说到《日出》：“我动笔写这个戏时，头一个要表现的是陈白露说的那句话：‘太阳升起来了，黑暗

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但不能否认的是，作家在选择主体的审美

阐释时的冲动，代表了个人一定的主观意念；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用“雷雨”来鞭挞家庭伦理罪恶、用

“太阳”来预示真理最终会涤荡社会的罪恶、用广袤的“土地”（原野）来阐释一个农民的苦难及其醒

悟，是具有明显的原神隐喻功能的，并且这在曹禺剧作中是有着特别突出的意义的。

在曹禺笔下，雷神的意象隐喻于“雷雨”的语言符号之后，把对命运的抵抗与对罪恶的惩戒置于

传奇式的现实存在之下，莫测的命运意念以情节的表述昭白于眼前，以此召唤出了无所不在的神

秘。剧中人物不甘于被压迫、被损害的可悲处境，痛感于人性的受压抑和生存的困境，想挣破命运

的罗网以求得自由的人生和大胆的爱情。但是，不管“他们怎样盲目地挣扎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

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大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沼泽里的

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终究逃脱不了悲剧的结局。由此，作家感受

到天地间的残忍与自然的冷酷、万物之灵的人类在宇宙“残酷的井”里越陷越深的挣扎的可怜，同

时，也发现了人类电火般燃烧着的生命活力和敢于冲破一切桎梏的“火炽的热情”及“一颗强悍的

心”。一种如同剧中人物一样猛烈火爆而又急于释放的情绪便在曹禺内心油然而生，他要把对宇宙

人类生存的体验诗化为一幕幕“抓牢心灵”的悲剧，宣泄自己对人类无限悲凉感伤与无比关爱怜惜

的心情。在这里，曹禺以原神的不可捉摸、不可控制的力量来指代强势的能量，选择雷神的隐喻来

进行对个体罪恶的惩戒。在《雷雨》的悲剧中，只有“天惩恶”的雷怒才足以表达曹禺对个体灵魂的

愤懑与拷问。《论衡·雷虚篇》中言：“雷为天怒”，只要所做之事不仁、不义，便会受到雷神的惩罚。

因为雷神专门替天惩罚有罪行的个体。在戏剧中，雷神的隐喻化作蘩漪的可怕报复，决绝的、残酷

的、不留一丝退路地针对了罪孽中的每一个个体。整个过程臻于残忍和完美，这样的艺术效果更显

出命运的神秘与难拒。

《日出》也“依然是作者充满了无限伤感与悲凉诗意的对人类命运的深沉忧思”。曹禺在深沉的

苦闷和难解的困惑中苦苦思索着，渴望揭开宇宙人生的奥秘并为之变得焦灼躁动。他指出：“我有

着一般青年人按捺不住的习性，问题临到头上，恨不得立刻搜索出一个答案，苦思不得的时候，便冥

眩不安。流着汗，急躁地捶击着自己。”焦灼与不安之中，他渴望光明的心情更加紧迫。他说：“我求

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出，新的细胞会生出

来。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我们要的是太阳，是春日，是充满了欢笑的好生活，虽然目前是

一片混乱。于是，我决定写《日出》。”［*］（"#!!）这是一种日神崇拜的情感表现。同样是批判一种黑暗

的社会现实，在陈白露的故事里为什么不用大雷电、大风、大暴雨来对丑恶的社会进行鞭鞑与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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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这里，曹禺对现实的批判性思考上升到对集体性阴暗的反思控诉上。跟蘩漪的家庭悲剧不

同，曹禺在这里对代表集体意志的罪恶进行了揭露，而日神的形象“能看到人间的正与错，他巡视整

个世界，洞察他们的一切思想”［!］（"#$%&）。对太阳神，人们感受的不仅是他的明察秋毫，更多的是普

照的崇高，《楚辞·九歌》的《东君》中比喻日神：“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

皎兮既明；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羌声兮娱人，观者澹兮忘

归⋯⋯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论降，援北斗兮酌桂浆。”于是，对命运的沉

思、对人生的苦索、对春天的向往、对阳光的渴求，这些理性思考或浪漫诗情，化作对日神之终极关

怀的向往，凝成一股诗意的激流，触动作家去创作，从而构成了以日神的隐喻来涤荡集体罪恶的《日

出》的整体构思的诗意背景。

《日出》是一部最贴近现实的作品，而相对于个体人物的塑造，又通过对主体肉体形式的毁灭及

对精神向往的执著追求，表达出悲剧真理的力量，即凭借自己的坚强和镇定，宁愿选择毁灭也不屈

服于物质世界对精神向往的扭曲，在个体生命的灾难面前仍然保有崇高的主体自由。曹禺从光怪

陆离的社会生活中，看到了无数梦魇一般可怖的人和事，这使他的灵魂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他在

《日出·跋》中说：“我总是妇人般地爱恋着热望着的人们，而所得的是无尽的残酷的失望。”“我挨过

许多煎熬的夜晚”，于是“我读《老子》、读《佛》、读《圣经》⋯⋯我流着眼泪，赞美着那些伟大的孤独的

心灵。他们怀着悲哀驮负人间的酸辛，为这些不孝的子孙开辟大路。”［$］（"#’(）可是那些冥顽不灵的

人们，却偏偏充耳不闻，不肯听那旷野里伟大的凄厉的呼唤。作家怀着一种近乎决绝的情绪，发出

了对这个黑暗宇宙与丑恶人类的诅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但是，他依然抱着一种朦胧的期

待，期望着将那些渴望阳光的人们送到太阳底下去。但是，这依然只能是从深沉的悲哀中升起的几

许温馨理想与浪漫诗情。“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是

陈白露的诗，也正是《日出》诗意化的题旨。在这些话语里，暗含的隐喻“总是将某物的意象加诸于

另一物上，或是凭借某物将无形的东西呈现出来”［)］（"#$’&）。这“无形”的东西，便是在浓郁的抒情氛

围中让人感受到的一种在冥冥宇宙之中，人性挣扎与人性沉沦中的悲壮以及人类在无可奈何地走

向堕落与毁灭的精神寄托：日神所隐喻的善的终极力量。因此，我们感受到：晨光已近，光明来临，

那些幻想着到沉死的夜邦去寻找自由和解脱的人们却丢弃太阳“睡”去了，而不“睡”的，属于太阳的

光明则即将沐浴着他。因为太阳已经将黑暗抛弃，穿过“天堂”和“地狱”就能迎接漫天的曙光。在

这里，“隐喻使生命的意义成为动人的悬念而被人类精神所渴念、期待和追索着”［)］（"#$)*）。

写农民悲剧，曹禺的《原野》引入了土地的隐喻。在希腊神话中，“大地之神的体现者该亚先于

天空之神乌拉诺斯而生成，地生成天，这一神话是希腊人原初的一种自然观念”［’］（"#+*）。而在中国

古老的原神崇拜中，土地神司生息，土地赋予人类生命、力量，以及生活的种种依靠和来源，同时，土

地也是最终包容生命的惟一载体。对土地的归属及拥有意识是中国农民最根本和最执著的信仰。

在戏剧中，对从物质土地到精神土地的追求与抢夺，形成了仇虎的传奇际遇和以此展开的轰轰烈烈

的复仇故事。在《原野》中，仇虎在莽莽苍苍的秋暮原野中出场，那环绕着他的苍莽的原野，狰狞可

怖，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忧郁。这典型的自然环境，暗示着一种情绪、心理、性格，以至生命存

在的方式。仇虎在这样的环境里出场，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人会惊怪造物者怎么会造出这样一

个充满生命力的汉子”：头发像乱麻，高大的身材，眉毛垂下来，燃烧着仇恨的火；右腿被打得有些

瘸，筋肉暴突，腿是两根铁柱；身上一件密结纽绊的蓝布褂，被有刺的铁丝戳些个窟窿，破烂处露出

毛茸茸的前胸；下面围着“腰里硬”———一种既宽且大的黑皮带；他眼里闪出凶狠、机诈、积恨与痛

苦，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这是剧作家对仇虎肖像的生动描绘，令读者或观众感受到仇虎是

充满原始气息的一尊雕像。剧作家是从善良淳朴和愚昧迷信两方面刻画其性格的。他的悲剧和土

地紧紧相扣，物质土地的得失引发了精神土地的得失。土地给他以生息不止，同时给他以强烈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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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的归属意识。仇虎不能原谅焦家的根本原因，就是焦阎王剥夺了他的归属处和他赖以延续生活

的根本所在：霸占了他家的田地，活埋了他父亲；把他 !"岁的妹妹抢走，卖到妓院折磨而死；诬陷他
为“土匪”，将他下狱并打断了他的腿；将其未婚妻花金子抢去，做了焦阎王儿子大星的填房⋯⋯焦

阎王对仇虎所施的种种恐怖，导致了仇虎与焦阎王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而那些原本属于他

的精神土地又给予他超强的意志，衍生出恐怖的力量：焦阎王死了，他心中的复仇对象没了，他满腔

的愤怒、积恨和痛苦，却毫不减退———“恐怖是所有不宽容的真正原因”［#］（$%&’&）———于是，仇虎怎么

也要实施抢夺“失去的土地”的种种行为。而这也导致了他最终在恐怖中的终结：一切起源于土地，

最终又复归于土地，他从来的地方来，又回来的地方去，生命在他所依附的母体上画的圈依旧神秘

地结回母体深处，恐惧之外还有悲哀与悲凉———原野莽莽，苦难茫茫。

（二）将创作主体难以明喻的神秘体验和精神追索结合起来，赋予这部批判现实主义剧作以浪

漫主义的情怀，从而丰富了作品的审美内涵，同时也令神秘主义在曹禺剧作中显示出审美的价值。

在曹禺创作主体的文化背景中，基督教精神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原罪”的概念在曹禺

创作中有着深刻的表现!。作为一种宗教，基督教并不代表一个具体的阶级或者民族或者政治运

动的鲜明的主导思想，但又能为任何阶级所利用，关键在于基督教精神所影响的是人类情感中最感

性的两个层面：恐惧、爱念。这也正是曹禺剧作神秘主义背景的来源。“神秘是人的一种感觉，是人

在社会生活活动中，在与自然界的交往中，对难以说清、难以理解的事物和现象的一种感觉。从这

种神秘的感觉中产生了各种感情，它让人感到害怕、恐惧、又给人以希望和喜悦。”［(］（$%!）

黑格尔的戏剧理论美学认为，戏剧“⋯⋯特别是在悲剧里，要通过具体动作情节的发展过程和

结局揭示出一种统治世界的至上威力，无论把这种威力看做神旨还是看做命运”［)］（$%&’’）。同样，曹

禺对统摄着人间悲剧的超自然力量的质问，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各种思想观念的地平线，入于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的直觉境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相。因为它

太大，太复杂。”“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于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雷雨》

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它是公正的，还

是邪恶的？如果是公正的，惩罚为何偏偏落在善者的身上？如果它是邪恶的，那么导致这邪恶的又

怎该是善者自己？它是强大的，还是虚弱的？如果强大，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向它挑战？如果软

弱，又该怎样解释这些苦难和牺牲？对这一系列天问，作家百思而不得其解，显得无法取舍亦无所

适从，既怀疑又肯定，形成一种问而难答的困惑心态。作家对人间苦难不得其解的思考，以对象化

的悲剧形态表现出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而对于这种困境，他又不做正面的、直

接的解答，“似乎是一种任其自然的态度，因为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命运”［&］（$%#"），可以说还是一种

自然神秘主义的态度。

在《原野》中，配合表达农民愚昧迷信的各种复仇心理，曹禺用了大量幻境的描写。“在大多数

伟大悲剧中，往往有一种神怪气氛，这种气氛加强了悲剧感，使我们的想象驰骋在一个理想的世界

里”［*］（$%&+"），而这些神怪的因素“都可以像一道强光在我们的心目中闪过，为我们照亮远比在舞台

上演出的个别事件更为广阔的一片幽暗背景，它在我们心中唤起一种神秘感和一种惊奇

感”［*］（$%&+,）。在这里，凄厉的、恐怖的、不可预知的幻境影射着主人公的精神与意志，于是在那阴森

森、黑莽莽的森林里，仇虎性格的愚昧、迷信开始起了主导作用。物质的压力产生了精神的压力，精

神极度恐怖分裂的结果使他的眼前幻化出一片恐怖景象，表现出恐惧、悔恨、惊慌和不安。在这种

兜兜转转的状态中，曹禺表达了精神与皈依处之间神奇的牵连，神秘的原野最终给了仇虎以思想上

的出路，在矛盾最剧烈的同时，所有矛盾得以昭示结果。这是一种异类的美，正是这种美赋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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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独特的魅力，所以，曹禺始终认为剧中的幻境描写是不可少的，他对影片《原野》删掉原剧第三幕

（即幻境描写）是不满的。他说：“这幕戏我是有意写的，因为当时的农民感到世上已经没有公理可

讲，于是就去求神求鬼，主持公道，迷信观念是比较浓厚的⋯⋯我采用了以主人公的幻觉展示形象

的手法，来描写仇虎和他全家人的苦难遭遇⋯⋯现在《原野》的电影，还没有表现出我第三幕的立意

来。”［!］（""#!$! % !$&）傅学敏在《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诗学领域》中指出：“戏剧的抒情化、诗化本身吸引

人们注意的就并非戏剧的结果，而是戏剧抵达结果的过程。”因此，从表达功能上来讲，这些诡异的

幻境描述正是《原野》的神秘之美的重要辅助部分，也正是依赖这些出乎意料的神秘隐喻的成分，存

在间的微妙关系得以依赖它的诗化功能而回复联系，人与自然的“一体”就得以构成，由此，该剧作

进一步具备了强烈的震撼力———无论是在视觉感受上还是在审美体验上：“他们（观众）一旦被诱导

（在视觉感受上）而全神贯注地紧盯住演出的戏，他们的理解力就会随之提高，他们的感情自由地奔

放，事实上他们就会达到一种高度自觉的境界：感受力更大、观察力更强、更善于看透人类生活的根

本的一致和形式。”［!’］（"#($）

（三）曹禺对于本真的生命，一直持有最原始、最崇敬的热爱。在他的创作中，他总是坚持用敏锐

的眼光捕捉生命过程中说不清、道不明的奇妙境遇，并通过表现生命的挣扎而博弈于神秘的命运，勘

剖“生”与“死”，将对个体的哲理性思考和关注，通过生命状态的再现表达出强烈的诗性关怀。

不论生命的出现是幸运还是不幸，都是这个世界的奇迹。曹禺总是以一双郁愤而又热情的哲

理的眼睛扫视着世界，从中探究宇宙人生的神秘要义。这使他能够深刻地感悟现实，体味生活。而

在体味生活本身所蕴涵的丰富诗意之后，作家便将这种诗意注入具体的创作之中。

在曹剧的各种角色里，有一类形象代表着强权，代表着对其他个体的强烈的欺凌。不论这类个

体在剧中有何种不同的归宿，但在终极人性上，他们都是“恶”的：对他人行恶；同时曹禺也从终极关

怀上予以关注，这类个体也是被“恶”本身所放逐的：在价值观的精神选择领域，他们无一例外地代

表着邪恶的死亡本身，因此也被自身的恶果所放逐，他们被置于死亡的对立面承受生的拷问。

无论是周朴园、金八、潘月亭，还是瞎眼的狠毒焦母，他们在主观环境中的指使地位，同时也使

他们画地为牢，成为他们精神的终点。这是曹禺对这类个体之生命关注的哲理性阐释，也是曹禺

“悲天悯人”的诗性情怀的普照性反思。曹禺描绘并且丑化他们的形象，同时也哀叹于他们毁灭力

量。对这类形象再现得越逼真、越深刻，就越体现曹禺对生命的呐喊与悲悯。正如他自己所言：

“《日出》里这些坏蛋，我深深地憎恶他们，却又不自主地原谅他们（如李石清、潘月亭之类）。奇怪的

是这两种情绪并行不悖，憎恨的情绪越高，怜悯他们的心也越重。”［!］（"#()）

曹禺通常安排给这一类人物的结局并不是俯首认罪、领命西去，而是让他们领悟到罪愆的实质

而保留他们的生理存在，让他们在罪的恶果之后体悟到命运的莫测。这难道不是更严厉的惩罚？

生之于他们，意义仅在于彰显罪恶之丑和映衬另一类人选择“毁灭”的价值。

相对于被剧作家安排了“生”的结局的人们，曹剧中真正承担着悲剧功能的是那些游走于强悍

与孱弱间的痛苦个体———他们对生命、命运的理想表现执著却又无奈，在环境面前顽强抗击却最终

无能为力，他们体现着生命奋斗的“毁灭之美”。这是一类性格饱满、个性鲜明的主角。从生命关怀

的角度来看，他们游走于强悍与孱弱之间，他们往往也有坚强的个性，鲜明的追求，同时也充满了蓬

勃的个体力量，但在“命运”这个大主题里，他们又往往被扼杀掉人性中光辉的那一面，他们的挣扎

与奋斗往往通往无可逃避的毁灭的方向，他们最大的精神痛苦，都来自于最后面对命运时的清醒的

个体认识，即在那一刻，他们明白什么是自己最想要的，也清楚这也是自己最不可能得到的，领悟自

己只能是被毁灭的。

曹禺是极其喜爱这一类主角的，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对这类淋漓尽致的生命的欣赏，从审美的

意义上看，他们的痛苦给了文明以进步的力量，使个体生命体验到更强烈的社会道德冲击。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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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的陈白露、《原野》中的仇虎乃至《雷雨》中的蘩漪等人。他们混迹于非人生活，没有任何可见

的力量能够改变自己的遭遇，面对强悍的霸权，他们只能服从于弱势的现实，但逐渐地也能爆发出

强烈的反抗意志。就如灯红酒绿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并没有使陈白露的灵魂完全堕落，“她对精神

生命的渴求并未全部耗损，在她心灵深处尚保存着一片纯净天地，保有一个真的生命追

求”［!!］（"#!$%）。少女时代的情人突然出现在眼前，就像一阵清凉的风吹进了她的灵魂。那个窒息多

年的“人”一下子复活了。“人”要挣扎出现实环境的桎梏，因而启开了悲剧的序幕。

如果说蘩漪的悲剧更多的是精神方面造成的家庭悲剧，那么，白露和仇虎的悲剧既有物质方面

的，又有精神方面的。他们也是软弱无力的个人主义反抗，不能与黑暗社会势均力敌，尽管他们的

悲剧总的根源是黑暗社会造成的，但他们单凭个人去闯，去奋斗，去追求个人的幸福，结果却“闯”进

了毁灭的泥潭。应当说，谁都明白“死”并不能给他们解决什么问题，甚至都不能为他们解答为什么

命运如此惶惶，但恰恰是他们的“毁灭”能够揭示出活的意义，理想的活的意义。

因此，终于有了愫方的绝然醒悟：离开旧家庭，走向新世界。愫方的生命之戏，如若不走出窒息

灵魂的曾家大宅子，也只得沦落到旧式戏曲的“表哥表妹”的老路上去。而她的背离出走，恰恰是宣

布了旧式家庭的“毁灭”，反过来，也正是在《北京人》里，曹禺最后以一个腐朽“集体”的颓然灭亡之

隐喻，揭示了走出了活路的“愫方”这一个体的意义：“只有自由的主体才能表明自己是超越时间延

续性的，从而能够制止一切衰败；这种最高依靠从未允许女人有过。她不相信解放的真正原因是在

于她从未检验过的自由力量；她觉得世界仿佛在受一种模糊命运的支配，反对这种命运是狂妄的。

她本人从没设计那些要她去追求的危险道路，所以很自然地，她不会热情地投入。若是能让未来向

她开放，她就不会再死守着过去。”［!&］（""#’($ ) ’%*）愫方推开一扇门，看到了向她开放的未来，因此她得

到重生。所以她在博弈中，为作为剧作家的曹禺勘剖了生与死的意义，而通过这一场博弈，也形成

了一条由曹禺指给旧式女子的出路。

田本相说：“戏剧要表现的是人生的诗和诗的人生。”［!+］（"#’+）戏剧诗人在表现社会问题与描写

诗这两者之间取得了美学的平衡。曹禺以一颗炽热的诗心突进历史与现实的内核，挖掘生活的诗

意真实，剖析诗化的人物灵魂与形象，使其剧作颇具诗的情感内质。这种独特的美学品格，使曹禺

剧作具有诗的激情与主题、诗的气质与美感，这也正是曹禺诗性剧作留给今天戏剧界的伟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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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期刊的全文，其访问地址为：499=：Q Q 333A 56=/A 5-2A 93。自此，读者可以通过这一网址检索《浙江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自 )((O年起各期的全文，今后还可以检索 )((&年前历年的论文全文。“华艺中文电子期刊服
务（+LMN）”目前除提供免费网上检索目次和摘要外，还有每日动态更新期刊全文。将来更将免费提供给本刊作
者《期刊引文频次分析检索与作者文章引用统计分析》之数据资料，请各位继续支持本刊，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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